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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入局能打破朝核问题坚冰吗？

朝鲜9月3日第六次核试验
后、安理会最新涉朝制裁决议
出台前，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
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
时，高调且明确地表态称，德国
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决朝核问
题，并提出可参照解决伊朗核
问题模式。“当（国际社会）希望
我们参与到其中时，我会马上
表示同意。”默克尔说。

就在上月23日，默克尔在
参加德国《商报》的“直播德国”
对话活动时，针对主持人有关

“如果美朝爆发战争，德国是否
会‘自动站到美国一边’”的提
问，她回答说，“不，不会自动地

（站在美国一边）。”当时，默克
尔就曾表达德国愿意参与解决

朝核问题僵局的意愿，“我们
（德国和欧盟）不能仅仅坚持用
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却坐
着什么都不做”。

在朝核问题上常年“敲边
鼓”的德国，为何此时高调发声
愿意“趟这摊浑水”，而且还把
欧盟也拉了进来？

当前，在与英国围绕“脱
欧”谈判打得不可开交，法国新
总统马克龙陷入内政乏力之困
时，欧盟需要“顶梁柱”德国站
出来发出欧洲的声音。反过来，
德国也愿意且需要拉上欧盟以
显示和强化自身在欧盟内部的
领头羊地位。同时，在德国即将
举行联邦议会选举的情况下，
谋求第四个总理任期的默克
尔，需要在中美俄三大国都参
与、当前全球最热点的朝核问
题上高调表态，以显示其负责
任有担当的领导人形象，以及
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

德国之所以提出参照伊核
问题模式，源自其参与并成功

推进伊朗核问题核谈判的经验
和资本。2002年伊朗核开发活
动被曝光后，为避免美国和以
色列动武，是德国于2003年发
起核谈判倡议，并与英法两国
一道与伊朗启动谈判，同时德
国还支持欧盟作为协调人参与
其中。此后，在伊核问题升级并
于2006年被提交到安理会后，
中美俄参与核谈，形成安理会

“五常”+德国与伊朗谈判的“6+
1”机制。

伊核问题谈判虽然演变为
美国与伊朗唱对手戏，但作为
美国的盟国，以及乌克兰危机
后仍与俄罗斯保持特定关系的
国家，德国在严重对峙的美俄间
调和，保证美俄继续保持合作态
势。同时，德国还凭借与以色列
之间因历史问题而形成的特殊
关系，以及与伊朗之间较为密
切的经贸联系，在以伊这对死
对头之间穿梭寻求平衡。经过
十多年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各
方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不能不
提。德国从分裂到统一，都充斥
着冷战的时代阴影，而朝鲜半
岛至今的分裂局面恰恰是冷战
的遗产。朝核问题同时还伴随
着另一个问题——— 南北统一，
只有朝核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才有助于半岛南北双方进一步
涉及统一问题。而在这一问题
上，德国的历史经验无疑对朝
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具有参考价
值。

在学习德国民族统一方
面，韩国尤为积极，而且德国也
成为韩国领导人发表对朝政策
的重要场合。早在2000年，时任
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德国期
间，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宣言”，
呼吁结束朝鲜半岛上的“冷
战”，南北实现持久和平。这一
倡议发表3个月后，金大中历史
性地访问朝鲜，与时任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并发表

《南北共同宣言》。2014年，时任
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德国，在

德累斯顿发表朝鲜半岛和平统
一构想，提出优先处理人道主
义事务、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和
恢复民众认同感三大倡议。

德国与朝鲜早在2001年就
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保持至今，
前不久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
默克尔先后与美国、法国、中
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联合
国方面通电话，显示出德国愿意
在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顺
势有了后来默克尔有关德国愿
意直接参与其中的表态。

看来，德国不但自己做好
了参与朝核问题的准备，似乎
还将这一想法与主要国家进行
了沟通。不过，朝鲜与伊朗截然
不同，朝核问题的发展阶段以
及朝鲜的核导能力，也都与当
年德国倡导并参与的伊朗核问
题谈判存在巨大差异。在六方
会谈陷入僵局、长期停摆，对朝
制裁层层加码、美朝严重对立
的情况下，德国这个“局外人”
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存疑。

取消手写考试，剑桥大学走得有点急

在学生生涯中，你有没有
过这样的遭遇：考试前，老师反
复强调，一定要字迹工整，在试
卷上写出一笔好字，否则就会
丢卷面分！相信不少文科生都
有过类似经历。不过，英国剑桥
大学正打算废除延续了800多
年的手写考试传统，改为让学
生在电脑或iPad上答题。说起
原因，是因为学生的手写水平
太差，写出的试卷难以辨认。

剑桥大学在今年早些时
候，曾在历史系和古典文学系
针对学生做了一项调查，询问
学生是否会选择采用打字的方
式参加考试，这种考试方式是
否会对他们的成绩有好处等。

剑桥大学历史系的高级讲

师萨莎·皮尔索尔说：“15或20
年前，我们的学生几乎每天都
会写几个小时的字，但现在的
学生除了手写考试外，平时几
乎不会动笔。因此，我们多年来
一直在考虑学生手写‘退化’的
问题，学生的手写水平绝对是
处于下降趋势的。无论是对学
生而言还是对考官而言，手写

的考试方式都很难，学生字迹
潦草，考官也辨别不出来。”她
说，有些字迹太难辨认的学生
只好在暑假期间重返学校，给
考官念出自己到底写了什么。

皮尔索尔支持学校所做的
“考试改革”，但她也表示，在这
一代学生中，手写已经成为一
种“失落的艺术”。实际上，剑桥

的这项政策也招致了不少反
对，很多人担心，以后手写将成
为一种“怀旧情结”。

英国字迹协会专家特蕾
西·塞尔建议，希望剑桥大学能

“保证学生继续有手写的机会，
尤其是在听讲座时”“让他们继
续保持用手写字很重要。”塞尔
说，手写对提高记忆力、理解能
力都有好处，还能增加信息在
大脑中滞留的时间。

尽管不少人呼吁大学不要
轻易抛弃手写，但剑桥大学的
做法却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英国白金汉大学的副校长安东
尼·赛尔登认为，未来大学用电
脑打字取代手写考试是“不可
避免”的选择。“手写确实用得
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接受这
样一个现实——— 绝大多数学生
都是这么长大的。”他说，剑桥
大学那些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
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把打字作为
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对他们
而言，手写只是一种选择，而不

是“必需”。“现在生活的节奏太
快，几乎不可能有时间去写一
笔优雅、美丽的好字，大家写出
来的字都像医生的处方。”塞尔
登说。

赛尔登还表示，现在很多
英国知名作家都是用电脑写作
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去
保持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更
好地使用英文，如何写出更好的
语句辞藻。”也正是由于赛尔登
的此番表态，有人认为，或许白
金汉大学接下来也会效仿剑桥
大学，废除手写的考试方式。

大学生不用手写了，那些
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恐怕也要开
心了。英国2014年曾对2000多名
老师和学生做过一项调查，当
时有61%的老师表示，这些年
来学生的手写水平一直在下
降；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承认，潦
草的书写给他们的考试“减分”
了。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取消
了手写考试，英国学生的手写
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下降呢？

1796年9月17日，在美国历
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在报纸上刊登了《告别词》，宣
布拒绝谋求第三届任期。不久
后，他卸任总统之职告老还乡。

华盛顿拒绝第三任期的意
义非常重大，因为此举为美国
开创了总统最多只能干两届的

“潜规则”（到20世纪小罗斯福
总统“破戒”后，总统只能干两
届才成为宪法规定的明规则）。
在当时大众的一般观念中，总
统这种职位好像就是一种应该

“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才算完的
职业。

总统长期任职的后果，是
共和国的权力慢慢被集中到几

个世家大族中，共和制度被玩
成了几个世家轮流坐庄的寡头
政治，世家们彼此党同伐异，很
多拉美国家就是走了这么一条
道。而由于华盛顿的“垂范”，美
国幸运地躲过了这个坑。

如此说来，“功成不居”的
华盛顿真是居功至伟，难怪连
中国晚清的名臣徐继畲在听说
后都禁不住给他戴高帽：“起事
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
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
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
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
之遗意。”

把历史的发展归因于“圣
君仁主”的个人道德，这是咱中
国人对历史的典型总结方式。
与之相比，反倒是美国的历史
学者们大都不信华盛顿有那么

“圣明”，总是试图解释华盛顿
“退位”背后的真实原因。有人
猜这是因为华盛顿身陷党争，
有人则说是其庄园遇到了财务
问题，各种解释五花八门。最

近，又冒出了一种新说法———
华盛顿提前退休，真实原因要
怪一次骑马摔伤。

如果你用心观察一下，会
发现很多纪念华盛顿的雕塑、
画像都是骑马像，连《扬基歌》
中唱到他时都是：“我看到司令
华盛顿骑在高头马上。”的确，
早在没有成为美国国父之前，
华盛顿是以“弗吉尼亚最好的
骑手”闻名新大陆的。他得到这
个美名倒也不全是因为骑术精
湛，而更多是因为其个头使
然——— 华盛顿身高一米八九，
在18世纪那个大多数人还营养
不良的时代，这个个头可谓巨
人。想象一下，一个接近一米九
的壮汉，骑在两米高的高头大
马上，此情此景给人的威慑力
是多么巨大。真实历史中的华
盛顿并非拿破仑般的军事天
才，他被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乃
至后来当选总统的一个很重要
原因就是其“颜值”，在那个风
雨飘摇的时代，选这么个人当

一把手，好歹能让美国人民心
里踏实点。

然而，大约在1793年时，一
次意外却让华盛顿不幸地丧失
了这一优势。据华盛顿的一位
副官回忆，在一次骑马翻越围
栏时，“将军不幸从马上跌落”，
壮实的身体虽然让他免于受到
致命伤，但却落下了背伤的病
根。自那以后，华盛顿再想在骑
马时保持上身笔直挺立的姿态
就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总统
的职务却经常要求他必须这样
做。另一方面，作为极其爱惜自
己荣誉的老绅士，华盛顿也羞
于以躬身伛偻的老迈之相示
人。伤痛开始让华盛顿的心态
发生变化。

今天的历史学者们考证发
现，在1793年以前，华盛顿虽然
对如何维护共和制度多有思
考，但并没有想到总统连任期
限的问题。但在受伤之后，认识
到自己正在老去的华盛顿越来
越多地在私人信件中流露出隐

退之意。在1796年的一封信中，
华盛顿甚至将自己比作“伤痕
累累的疲惫旅者”，抱怨为何自
己在为国尽忠的同时却要忍受

“无休无止的猜忌和诽谤”。我
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伤痛和
疲惫的双重夹击下，华盛顿才
做出了拒绝连任的决定。事实
上，卸任后仅三年，他就病逝于
自己的庄园。

如果华盛顿拒绝连任真是
一次“病退”，是否会让这个故
事褪色呢？恰恰相反。在徐继畲
式的传统中国式叙事中，权力
是一种让人上瘾、至死方休的
诱惑，能拒绝诱惑的华盛顿是
个圣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
中，华盛顿行使总统权力只是
公民应尽的义务，在力不能及
时“病退”的华盛顿只是个凡
人。圣人不常有，而凡人常有。
一个能让凡人的举止像圣人的
制度体系，难道不比那些被后
人捏造出来的圣人更伟大、更
有现实价值吗？

华盛顿拒绝连任，不是圣明是“病退”

这样的考试方式，以后在剑桥大学可能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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